
今天，饒宗義的生活也和平時一樣，細嚼慢嚥地吃完早飯，拿著報紙夾在腋下，鎖上家門之後，慢

吞吞地往上班的醫院方向走。

他工作的中醫院在附近小有名氣。

走進年代有些久遠的木造建築，感覺不像醫院，反倒更像是座古色古香的宅院，饒宗義會選擇在這

間醫院工作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這棟建築。

深紅色的油漆有些斑駁，保留了一股傳統的氣息，而空氣中彌漫著的淡淡中藥味，讓人感覺很安心。

他的辦公室不算大，除了基本的辦公設備之外，幾棵植物讓整個房間顯得綠意盎然。中醫院不會有

急診病人，氣氛安安靜靜，十分輕鬆。

上午看診的人並不多，一連幾個都是老年人，切過脈，又問了幾個問題，確定病人情況後，饒宗義

便開出方子讓病人去領藥，整個看診過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剛送走一個病人，護理師就站在門口問：「醫生，可以叫下一位進來了嗎？」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一向表情冷漠的護理師今天似乎格外開心，臉頰上淡淡的紅暈彷彿懷春少

女——雖然她已經快四十歲了。

饒宗義面無表情地點點頭，趁病人還沒來之前起身去倒茶。

剛把茶杯裝滿，門就開了，他緩緩轉過身，目光和門外的人對個正著。

當醫生這麼久，像這樣的病人，並不常見。

門口的男人穿著黑色西裝外套、白襯衫和深色牛仔褲，身材高大勻稱，看骨架似乎不是純正的亞洲

人，更別說那混血味十足的立體五官。身上的立領白襯衫，就算此刻天氣寒冷，領口仍微微敞開，

腳上是一雙深咖啡色短靴，一頭故意撥亂的深褐色頭髮自然地垂在額前，更襯出來者深邃的眼神。

饒宗義打量男人的同時，對方也在看他，幾秒鐘之後，微微皺起眉。

並不想深究他的表情和眼神是什麼意思，饒宗義大略觀察對方的氣色後，發現除了肝火過旺和臉色

不太好之外，來人並沒有什麼致命症狀的徵兆。

拿著杯子坐回原位，他對門口的人點了一下頭。

「請進。」

挑了一下眉，官駿揚現在考慮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要進去。

這個像「植物園」的診療室，還有眼前這個男人，跟他想像中的醫生有段差距——不，簡直就是天

壤之別！

官駿揚是個導演，雖然年輕，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三十二歲的他，五年前憑著一

部一開始並不被看好的暗黑系電影一戰成名，當年那部片的票房和所贏得的各種獎項，讓他幾乎成

了傳奇，而如今，這個傳奇更是向著神話的方向發展。

近幾年，官駿揚拍的幾部電影都被評為遊走於尺度邊緣，可即使如此也沒有影響電影上映之後的票

房和口碑。對官駿揚來說，把色情拍成情色才是真正的藝術，如果只是赤裸裸的性愛，那他不如直

接去拍Ａ片，而連續幾部題材敏感的作品票房皆是大賣，又讓他的導演生涯邁向一個新的境界。

趁饒宗義坐回位子上，官駿揚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

蓬亂的頭髮，又土又笨重的眼鏡，還有白袍下顏色過時的襯衫，明明沒打領帶，卻連最上面一顆鈕

釦也扣上，再加上手裡捧著個保溫杯的樣子，簡直——無法用語言形容。

雖然以貌取人並不應該，但他的職業病就是以貌取人。

官駿揚從來沒有接觸過中醫，對中醫的印象也不過是診脈、針灸、拔罐和一些民俗偏方等等。他不

太能理解那種在人身上扎針，還在針上點火的治療方法，但是不用開刀動手術，看起來似乎是個頗

為輕鬆的職業。

今天會來看中醫，完全是因為他的製片人兼好友的提議。

他最近身體狀況的確不算好，所以當友人說他並不需要太過大費周章的治療，而是一次沒有痛苦的

診治和沒有副作用的好藥，他立刻接受了這個說法並抽空來到這家中醫院，找朋友推薦的醫生。

「你是醫生？」因為實在太懷疑，官駿揚忍不住出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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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病歷，饒宗義看了他一眼，輕輕點頭。 
「坐。」 
官駿揚猶豫了一下，雖然已經充滿不安，還是坐下了。 
饒宗義先看了一眼病歷上的名字和年齡，然後開始在上面寫下自己觀察的情況。 
官駿揚不懂自己一個字都還沒說，為何對方就寫個不停，便看了一眼，雖然醫生寫的東西一般人是

看不懂的，但是他發現男人的字非常漂亮。 
「哪裡不舒服？」饒宗義邊寫邊問，頭也不抬。 
「經常失眠，有時候身上會很疼，最近精神也不太好。」雖然說的是實話，但是也有幾分敷衍的意

思。 
看起來感覺有點呆的土包子醫生，他盯著病歷的樣子除了能證明他是個近視眼之外，一點也看不出

醫術高超的樣子。 
「食慾如何？」終於寫完了，饒宗義抬起頭看著他問。 
官駿揚輕輕挑了一下眉，「普通。」 
「眼睛看得清楚嗎？有沒有經常覺得視線模糊？」 
到目前為止這是他說過最長的一句話，也讓官駿揚發現他的語速比常人慢一些。 
想了想，官駿揚點點頭，「累的時候會。」 
饒宗義點頭，記下來之後放下筆。 
「把手放上來。」 
官駿揚低頭看了一眼桌上的小枕頭，吊兒郎當的撩起袖子把手腕放上去。 
饒宗義把手指搭到他的手腕，雙眼看著前方，聚精會神地開始診脈。 
官駿揚覺得無聊，眼睛隨處亂看，突然注意到這個醫生有一雙很好看的手，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齊齊，

散發著健康紅潤的光澤，牽起來一定很舒服…… 
「你緊張什麼？」這時饒宗義突然別過頭看了他一眼。 
緊張？官駿揚收回胡思亂想，面露不解。 
「我沒有緊張。」 
「你心跳加快了。」慢吞吞地說了一句，饒宗義放開了手。 
官駿揚頓時一愕。 
「把舌頭伸出來。」饒宗義突然又要求。 
「啊？」叫一個紳士當著別人的面伸舌頭，這是個很失禮的要求。 
「怎麼了？」饒宗義不能理解他一臉的不情願是為什麼。 
「你要幹什麼？」 
「看病啊。」雖然他也開始懷疑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不是來看病的。 
「你剛才不是把過脈了嗎？」大概一開始印象就不好，官駿揚拍電影時的耐心在饒宗義面前完全無

法發揮。 
而作為醫生來說，這種在看診中根本不應該提出的問題也會讓人耐心耗盡，不過饒宗義顯然是個例

外。 
「那只是其中一個步驟，我並不是神仙，一下就能知道你的身體情況。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身體是否

有問題，麻煩配合我。」他並未因為病患的質疑而發火，一字一句地說著，但這不表示他的脾氣有

多好，只不過他比較淡然，覺得多解釋一遍也無關痛癢。 
他這副敬業的樣子倒讓官駿揚無法反駁了，最後只好有點不情願地張開嘴，把舌頭伸了出來。 
「再伸出來點。」饒宗義面無表情地說：「像小狗一樣。」 
「唔！」官駿揚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 
這是什麼比喻？是一個醫生應該說的話嗎？ 
瞪著眼前的男人，他有種這個人就是會用偏方治小孩尿床的庸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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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舌色偏紅，舌苔發黃。」饒宗義重新提起筆，在病歷上寫了幾行字之後，才放下，接著以

非常鄭重的表情看著官駿揚。 
「官先生，你肝火旺且疲勞過度，身體很虛，生活不規律，壓力太大導致失眠，精氣不足導致夜間

盜汗，還有，你的煙抽得太凶了，而且有點太放縱自己……」 
一連串的中醫術語讓官駿揚聽得有點迷糊，但也不是一點都聽不懂，至少他的症狀饒宗義說得還是

挺準的，只是他不明白最後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太放縱自己』？」皺了皺眉，他問。 
饒宗義伸出手緩緩摘下眼鏡，拿出眼鏡布擦了擦。 
他前額的頭髮有點長，因這個動作而垂下來擋在眼前，讓人根本看不清鼻子以上的部分。幾秒鐘之

後，他擦完了眼鏡重新戴上，這才抬頭看著已經明顯不耐煩的人。 
「房事過度，淫慾太過，讓人體虛、氣虛、無精打采。」 
「等一下！」官駿揚抬起手打斷他，以一種完全不能理解的表情和語氣問：「你說的房事過度難道

是指——」 
他從來不否認自己風流，甚至有點濫交，身在娛樂圈，有些東西就像娛樂一樣，你情我願，有些人

想靠他得到主角的位置，有些人則是看中他的樣貌和金錢，所以他的床上從來不會缺人。 
別人說他風流也好，下流也罷，反正他付出的和他得到的成正比，從來沒強迫過誰，活得自在，這

樣就夠了。 
只是此時自己的「你情我願」被眼前人說成「房事過度體虛」，豈不是指他那方面不行了？ 
饒宗義點頭。如果是別的醫生，可能會微笑著安慰病人，但是他的風格並不是如此，比起安慰，他

認為自己應該做的是說出事實。 
「你再這樣下去有腎虧的可能。」反正也不是什麼絕症，嚇不死人。 
不過很顯然，官駿揚還是被嚇得不輕。 
腎虧這兩個字，對男人來說簡直猶如死刑一般，尤其是他這樣的男人，說他腎虧，無疑就像是在他

的生涯中添了一筆汙點。 
不過饒宗義並不明白他的想法。 
「雖然不是很嚴重，但是之後希望你能收斂一點。」先在電腦打字開了藥，他又拿出開藥方的單子，

開始動筆。 
「除了藥粉，我另外開水藥給你，這部分是自費的，看你有沒有需求，水藥適合短期調理，你可以

在領藥的時候把單子給櫃臺，等兩三天我們會把藥液寄給你，或者你去我們醫院合作的中藥行照著

這個單子抓藥，一服藥煎兩次，三碗水熬成一碗，一天喝兩回，飯後一小時喝。這期間要忌口，不

要喝酒，不要吃……」 
「等一下！」一直沉默的官駿揚終於出聲。 
饒宗義停下手，抬起頭看他。 
「我說，你是不是哪裡搞錯了？」官駿揚的口氣幾乎算是惡劣了。 
「什麼？」 
「你說我縱慾過度？」 
饒宗義點頭，表情甚至有一絲茫然，不知道自己哪裡說錯了。 
「醫、生！」官駿揚咬了咬牙，「我這一個月才幾次性生活，哪裡來的『縱慾過度』！」 
「並不是做得多才是縱慾，你身體很虛，以你現在的狀況，根本不宜行房事。」 
聞言官駿揚的臉色又難看了幾分，「你是說我不行？」 
「也可以這麼說……」饒宗義就事論事道，「你最近一次性生活感覺如何？高潮持續多久？最多射

精幾次？有早洩嗎？」 
一連串的尖銳問題加上毫無表情的面孔，問得官駿揚英俊的臉都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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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男人，被人說那方面不行已經是一種恥辱，偏偏這個人還一臉漠然，直接問他一個晚上射

幾次！難道他不知道同一句話換個說法，比較不刺耳嗎？ 
他咬著牙問：「你覺得我看起來會是早洩的樣子嗎？」 
饒宗義一推眼鏡，鏡片反著光，讓人完全看不清他的眼睛，更顯得高深莫測。 
「這種事，光靠表面是不行的，有很多男人，看起來——很強，但其實那方面並不盡如人意。」 
聽見依然是毫無起伏的冷靜回答，官駿揚閉上眼，抿緊嘴唇後重重嘆了一口氣。 
跟一個完全引不起他一點興趣和「性趣」的男人大談房事，這簡直是他做過最無聊的事！ 
「有些男人，四十歲以前都沒有什麼不正常的表現，但是，一過了四十，就開始有很多……」 
「夠了！」低喝一聲，他再也受不了聽這個土包子一板一眼地分析男人的隱疾了。 
他錯了，他應該在看到這個男人的瞬間就轉身離開的，他一定是昏頭了才會來這個彌漫中藥味的地

方，現在他寧可去別間醫院聞消毒水的味道，哪怕再打一針也行，至少那裡可能會有漂亮性感的護

理師，而不是說他腎虧的老土男！ 
「怎麼了？」饒宗義仍然是一副木然的樣子，只是臉上多了一絲不解，疑惑的看著眼前突然變臉的

男人。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能治好我的失眠，可你卻分析起我的性能力，你不覺得這不是一個醫生應

該做的事嗎？」官駿揚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因為用力按著而指尖泛白，那是他不悅時特有的動作。 
饒宗義眨了兩下眼，雖然官駿揚語氣不善，不過他仍然沒有生氣的意思。放下筆，他扶了扶眼鏡，

慢條斯理地說：「作為醫生，我想我有責任和義務告訴病人，除了他本身感覺的不適之外，還有更

多、更重要的問題需要——治療。」 
比平常人稍慢一些的說話語氣，聽起來就像是淡淡的警告。 
官駿揚皺眉，「你覺得我需要治療的是性能力？」 
「如果你現在不治療，下一次可能就是要治療那個了。」稍微斟酌之後，饒宗義點點頭。 
對方一派篤定的樣子讓官駿揚更加不爽。 
然而沒等他開口，饒宗義又慢吞吞地說下去。「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你的

脾氣太急躁，長久下去，就算是著急上火也能引發病症。」 
他說的話對官駿揚來說完全像古文一樣難以理解，而那種不慍不火的態度更像是挑釁和不屑。 
「喂！」眉一擰，他瞪著眼前的男人，「你們中醫都是這樣替人看病的？」 
也不是每個來看病的都是你這個樣子啊——饒宗義好修養地朝他一笑。 
「官先生，你現在這個臉色，用不了多久，只要蒙上一層布，你家人就可以跪在旁邊哭了。」作為

一個醫生，有必要讓病人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官駿揚一開始還沒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幾秒鐘後才反應過來，對方是說他的臉色像死人——這該

死的四眼男說話竟然這麼毒！ 
他咬牙切齒地看著饒宗義捧著杯子走到飲水機前加水，慢條斯理的樣子看了就讓人倒胃口，如果不

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形象，他還真想衝上去掐著這個人的脖子。 
忍耐已經到達極限的他深吸兩口氣，伸出手指按了按額頭，益發後悔來這家破醫院看病，他覺得自

己的病非但沒好，反而更重了。 
「好吧！我承認我的身體的確不是百分之百健康，但也不至於像你說的那樣——破敗，你不覺得你

應該再婉轉一點嗎？」 
倒完水的饒宗義慢慢走回座位上，冒著熱氣的茶香氣撲鼻，有點檸檬味，又好像是什麼草藥味，獨

特的香味引人好奇。 
「醫生只有在病人得了絕症的時候才會婉轉。」 
這一句又差點讓官駿揚火冒三丈。 
不再理會他，饒宗義拿起筆繼續剛才還未寫完的方子。 

Cr
esc
en
t



四周突然安靜下來，筆尖在紙上滑過的聲音一時間清晰起來。官駿揚調整著情緒，看著眼前的男人，

上下打量。 
「你還不到三十吧？」他突然問。 
身為導演，他有雙看人很準的眼睛。第一眼看到饒宗義，就知道這個男人不會超過三十歲，但是從

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都四十歲了。 
一個三十歲都不到的男人，卻像個中年大叔，實在也健康不到哪裡去。 
「二十幾歲的人，這身打扮會讓人覺得你四十幾歲的。」 
抬起頭，饒宗義微微揚起嘴角，大大的眼鏡擋住了他眼中大部分的笑意，他伸手把方子遞給官駿揚。 
「醫術的好壞與長相無關，請去領藥吧，還有病人等著我。」 
以兩根手指夾住那張紙，官駿揚掃了一眼，藥方上的字龍飛鳳舞，依稀能看出夏枯草、桑葉什麼的，

但具體功能是看不出來的。 
「這些東西能治什麼？」語氣中的懷疑毫不掩飾。 
饒宗義只答了一句，「你的病。」 
「這些東西就是我需要的？類似野草一樣的植物？」本來他對中醫並沒有什麼不敬的意思，但是對

上這個怪醫生他就是客氣不起來。 
愛屋及烏，反之也是成立的。 
饒宗義這次沉默得稍微久了點，隨後微微偏頭看著他。「既然你懷疑的話，為什麼還要來看中醫？」 
這句話問得很好，官駿揚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回答，說自己一時興起不對，更不能說是因為有點好奇，

想見見「年輕又醫術高超的饒醫生」。 
所以他沒回答，只是站起身，有點粗魯地捏著藥方，感覺他出門之後就會把那張紙扔到垃圾筒裡。 
「看來我必定要失望了。」說完，轉身就要走。 
饒宗義這時突然叫了他一聲，官駿揚不耐的回頭，只見坐在窗口的人背對著陽光，身上蒙了一層光

暈，除卻其他因素，畫面倒是有幾分唯美。 
「只要按時吃藥，就不會讓你失望。」饒宗義平靜地說。 
把視線從整體畫面上移開，官駿揚看著饒宗義的臉，突然覺得好笑。 
長相氣質什麼的暫且不論，這個男人的器量倒是意外的好，還是說中醫都這樣，溫和謙遜？ 
想了想，又低頭看了一眼手裡的方子，他問：「如果我吃了這些仍然沒有好呢？」 
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饒宗義又推了一下眼鏡。 
「那便是我這個醫生的失職，你可以來——投訴我。」 
投訴什麼的，官駿揚不感興趣，但是看對方一本正經的樣子完全不像是在開玩笑，他就忍不住想和

他玩玩。 
笑了兩聲之後，他抬起手，把方子放在唇邊，「這是你說的，醫生，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如果

結果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哦！」說著，臨走前還朝饒宗義眨了一下眼，看見後

者怔怔地盯著他失神，一副天然呆的樣子，他就覺得好笑。 
有點呆呆地看著朝他笑得自負的男人離開，饒宗義只是在心裡想：這個人，也許應該先開點補腦子

的藥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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